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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

资本运动的新特点*

胡乐明 李连波

【提 要】21 世纪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资本运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资本形态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

种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其有望成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导资本形态;

在生态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自然资本被大力鼓吹; 金融资本在遭遇挫折后

迅速恢复，并与前两种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剩余榨取机制看，资本日益脱

离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转变为食利资本，主要以利息、租金等方式

获利。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化的深入发展，资本逻辑全面展开，

主导了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运动的新变

化能给我们以下启示: 规范资本行为必须正确认识各类资本形态，发挥市场和

政府的调节作用，发挥社会价值规范的引领作用，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

成功驾驭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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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提出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我国一些领域出现的资本无序扩

张、肆意操纵和牟取暴利等问题，与我们对资本的认识不足和监管缺位密切相

关。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虽然存在

根本不同，但面对外部竞争压力和内在增殖冲动，二者都会遵循同样的积累逻

辑。因此，系统梳理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运动的新理论，准确把握西方发达国家资

本运动的新特点，一方面能够深化我们对资本运动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为

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提供有益启示。

一、引 言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演进会经历

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切换，在不同发展阶段，资本运动呈现出不同特点。根据积

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 SSA) ，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扩张阶段都与某个独特的、

支持性的社会积累结构联系在一起，后者为一套能够促进资本积累的制度体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一个新的社

会积累结构，其核心要件包括七个方面: 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实力增强; 有利于投

资的融资制度变革; 去管制化; 公司性质方面通过重建、缩小规模和再造等手段

的制度性变革，以及公司治理的持续性改革; 有限政府; 加速国际贸易和投资的

国际协定持续增多; 有利于小型、创业型企业的资本市场。② 然而，在内部矛盾

与外部变革的相互作用下，这套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逐渐耗尽了支持资本积

累的潜能，最终引发了 21 世纪的第一次大萧条。

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国际贸易摩擦

加剧、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生态危机不断恶化等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动也随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在资本形态

方面，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数字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自然资本 ( 或绿色资

本、生态资本) 被寄予应对生态危机的厚望而被极力鼓吹，2008 年金融危机中遭

受重创的金融资本卷土重来，并与前两种资本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剩余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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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取机制方面，资本日益远离了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通过经济租金和再分配的方

式攫取剩余价值，沦为“食利主义”。最后，数字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化的深入发展

推动资本逻辑更加全面、深入地展开，主导了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

虽然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资本运动呈现出不同特点，但资本积累始

终遵循规模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这三重基本逻辑。① 首先，资本永无止境

地追求扩大自身规模，资本扩张的规模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空间场域有不同

的表现方式。资本的规模扩张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 扩张速度趋向加

速、扩张幅度趋向增大，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趋向 “脱实向虚”。其次，资

本的规模扩张必然伴随着资本的空间扩张，而且资本在彻底占领地理空间和物理

空间后，日益向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渗透。最后，资本的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过

程总是伴随着资本的权力扩张，资本作为一种权力表现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

社会权力、文化权力以及一种结构化的总体性权力。21 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运动的新变化是资本扩张逻辑全面展开的结果———实现空前规模的积

累、开辟更多增殖空间、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

二、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

面对持续存在的过度积累危机，资本势必不断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创造出

全新的资 本 形 态。21 世 纪 数 字 经 济 的 蓬 勃 发 展 产 生 了 与 之 相 应 的 资 本 形

态———数字资本，有学者甚至认为数字资本已经取代了金融资本成为主导资本

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加剧，自然的资本化成为应对之道，为自然

资本的积累开辟了道路。金融资本迅速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中恢复，并

与数字资本、自然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也使得对主导资本形态的判断变

得更加困难。

( 一) 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资本

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在 1999 年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

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资本主义的每个发展阶段必然有

一种主导资本形态，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曾依次占据主导地位。如果

说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 21 世纪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那么数字资本就成为

数字资本主义的主导资本形态。蓝江认为，数字资本即掌握了一般数据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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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数据是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数字资本在未来一定会上升

为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全面掌控，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完整形态，“数字资

本实际上就是由所有互联网的参与者的行为痕迹数据组成的行动者网络，但是这

种网络一经形成，就仿佛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各个行动者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厉害

之处，不仅仅在于可以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直接作用于产业资本和

金融资本; 也就是说，大数据网络一旦转型为可以被占有和使用的权力，它就成

为一种新的数字资本，这种数字资本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①

数字资本具有独特的剥削方式。在达拉斯·史麦兹提出的受众劳动和受众商

品化概念的基础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提出了“产消者”的概念，用于解释社

交媒体对用户的剥削机制。福克斯认为，社交媒体用户的所有在线活动都被平台

所记录，创造出一种数据商品，“企业社交媒体将用户的数据商品出售给广告客

户，价格高于他们投资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种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部分

是由用户、部分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区别在于，用户都是无酬劳动，因此从货

币的角度来讲，用户在被无限地剥削”。② 数字资本采取了一种隐蔽的剥削方式，

“用户是生产商品和利润的生产性消费者———他们的用户劳动被剥削了。但这种

剥削不像是劳作，更像是玩工，它发生在雇佣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它是无偿

劳动和玩工劳动。因此，劳动时间延伸到休闲时间，休闲时间变成劳动时间”。③

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形态既保留了

资本的共性，也有新经济模式赋予的特性。因此，数字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

面，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数字资本是结合了数字技术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的积

累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提高，从而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剥削

方式，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打破了一切时间、空间和生理的限制。马克思在分析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时说过的话对数字资本也完全适用。马克思指出: “因为机

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 因为机器本身

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 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

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 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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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①

( 二) 生态危机与自然资本

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界引入了自然

资本的概念。自然资本的概念出现于 19 世纪，最初主要涉及物质和使用价值。

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考察了中世纪 “自然形成的资本”，强调

了其与“以货币计算的资本”之间的区别，“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

本; 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

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

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

品都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

的资本”。② 然而，近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和公司金融学将自然资本概念与

其最初基于使用价值的批判完全分离开来，转而完全从交换价值的角度进行解

读，将其视为金融化资本的一种形式。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2021 年 9 月

到 11 月是对地球的金融掠夺 ( financial expropriation) 的转折点，2021 年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也在这段时间召开。这段时间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 “格拉斯哥净

零排放金融联盟”成立;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 《巴黎气候协定》第六条款的

主要内容达成共识，为全球碳交易市场创造统一的金融规则; 纽约证券交易所宣

布发行一种与自然资产公司相关的新型证券。福斯特指出: “这些变化表明对自

然的资本化发生了重大转变，所有涉及对经济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过程都在环

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旗号下，日益被追求利润的市场交易所支配。主流经济学范

式试图实现总资本的无限积累，现在也将自然资本包括在内。”③

《自然资本: 为地球估值》一书集中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对待自然资本的态度。

牛津大学教授迪特尔·赫尔姆在书中极力鼓吹自然资本的概念，指出“拒绝为自

然资本进行经济定价可能会导致环境灾难。如果不为碳排放定价，那么一直以来

的过度排放就会继续，从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④ 他认为自然资本是众多资产

中的一类，引入自然资本的概念是一种使自然价值嵌入经济体系的方法。赫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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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鼓吹自然的资本化，还主张 “为自然资本融资”，实现自然的金融化，“仅

由美国甚至英国消耗石油和天然气所产生的收入规模就可以建立一支庞大的自然

资本基金，基金的规模将远远超出大部分环保团体的想象。有这些金融资源作为

保障，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没有理由不被解决，总规则也必然满足。我们

的经济能够也应该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增长”。① 对此，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家大卫·哈维指出，货币估值方法天生就有反生态的属性，“如果以有机、生

态和辩证的角度看待环境，而不是将环境视为零件可替换的笛卡儿式机器，那么

这种货币估值方法就不适用了。实际上，对货币估值过度重视会让我们陷入笛卡

儿—牛顿—洛克式的‘反生态’自然环境本体论错误”。②

自然资本的概念反映了将自然资本化的企图，其核心主张是通过市场方式解

决生态危机问题，其主要目的是为过剩资本开辟新的积累空间。哈维指出: “我

们关于环境压力和环境恶化所看到的许多东西都是资本剩余的吸收问题在寻求解

决方案时的表现。可见，核心问题是对剩余的吸收。一旦这种吸收的能力失效

了，就会导致价值丧失的危机。”③ 为了应对环境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引

入“环境国家”的理念，但这一理念最终被新自由主义的 “环境治理”理念所

取代，后者始终确保资本积累的优先性。“环境治理意味着私人利益在环境监管

领域中发挥更大的决定作用。这些私人利益包括公司、企业基金会、非政府组

织、国际金融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环境监管领域则包括各种认证过程、碳市场和

自然保育的金融化等。通过将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合法化，环境治理为资本积累

创造了新的市场。”④ 自然资本概念是新自由主义生态治理术的一部分，本质上

是以拯救生态环境之名行拯救资本主义之实，“自然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变成

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战略场域，资本包裹着绿色的外衣继续谋求剩余价值最大化，

也就是通过‘生态’这一场域来‘修复’其本身的内在矛盾危机”。⑤

( 三) 现代金融资本

传统的金融资本概念主要涉及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且银行资本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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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优势。在希法亭看来，金融资本是“归银行支配的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

资本”。① 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 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 银行和工业日益融

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②

在希法亭和列宁之后，斯威齐主张用“垄断资本”替代金融资本，其继任者福斯

特则将金融化阶段的垄断资本称为 “垄断金融资本”。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

着金融化的深入发展，金融资本的运动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物质生产领域的

资本从事了更多以获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即出现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 金融

资本在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的推动下，极大增强了在金融领域内自我积累和增殖

的能力; 最后，金融资本日益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渗透，开辟更多利润来源渠道。

这些变化显然超出了“融合”意义上的传统金融资本概念，需要赋予这一概念新

的内涵。我们认为，现代金融资本已经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资本占有方式和收入榨

取方式，即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并通过金融渠道获取利润。马克思曾指出:

“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 ( 职业贷款人) 手中的，即私人货

币资本家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

累; 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

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

和收入。”③ 现代金融资本日益远离了实际价值创造，以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

形式进行资本和收入的占有与积累。

在 2008 年全球危机中遭受重创的金融资本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资本主义国

家的大规模救市资金的注入使其迅速恢复实力。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推行了 “再工业化”政策，但新自由主义仍然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因此

“危机后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尚未逆转，金融资本依然强势，在试图寻找以工业

化为动力的积累模式未能成功后，原有的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

依然稳定发挥作用”。④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股市发生暴跌，美联储

再次充当了金融资本的拯救者，不仅承诺无限量购买政府债券，更史无前例地出

手购买企业债。其结果是， “正当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

失业人口将近一千七百万的时候，美国股市却在 4 月 6 日至 10 日这一周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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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华尔街仅 2020 年上半年的利润就比前一年增长了

82%”。① 王伟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垄断，数

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聚集和集中发展，强

化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全球一切产业的渗透、融合和控制。②

( 四) 三种资本形态的性质及其结合

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看，这三种资本形态都脱离了物质生产领域，属于马克思

所说的“流通资本”。根据马克思的定义，流通资本 “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

上，即处在属于以交换 ( 物质的变换和所有者的变换) 为中介的形式变换的形式

上，因而是处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上，而同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形式即

生产资本的形式相对立”。③ 具体而言，金融资本是货币资本、生息资本运动的

产物。以平台资本为代表的数字资本则主要属于商业资本的范畴，其通过发放定

向广告，或者通过撮合交易并抽取佣金而获利。绿色资本实质上属于虚拟资本，

碳交易的对象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其背后并没有实际价值的创造，而是涉及将

一笔收入流进行资本化。这三种资本形态的兴起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日益从强调

价值的生产转向强调价值的分配。

数字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难以区分

彼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为金融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领域，金融资

本与数字资本的结合产生了 “数字经济的金融化”，金融资本与自然资本的结合

则产生了所谓的“绿色金融”。菲利佩·波萨·费雷拉认为，数字经济、物联网

和金融化之间的联系是建立起一种反馈系统———金融资本的运动占有了数字时代

创造的利润及其巨大的工具开发能力，这些工具则使金融能够扩展到新的领域。④

以风险资本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在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

了“平台经济的金融化”概念。金融资本投资平台企业的目的是获得创业利润，

因此极力提升平台企业未来上市后的市值，使平台企业呈现出 “为估值而积累”

的特征，表现为盲目扩大市场份额、圈地式抢占新领域和掠夺式生产数据。⑤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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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厄·蒙塔尔班等认为，平台经济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积累体制，而是内生于金融

化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仅仅是金融化积累体制的内在转型和加强版本; 金融化

为平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平台经济则基于与之类似的制度等级结构，

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等技术也推动了金融化的发展。①

三、剩余榨取: 食利主义、经济租金与新圈地运动

哈维提出的“掠夺性积累”在 21 世纪有了新的表现。他提出的掠夺性积累主

要包含四个方面: 私有化和商品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与操控、国家再分配。②

这四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两种积累策略: 开辟新的积累空间或通过再分配进行积累。金

融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再分配实现，自然资本将自然作为新的积累空间，数字资本则

同时采取了两种积累策略———既通过圈占数字公地开辟新的积累空间，也以租金等形

式攫取收入。“掠夺性积累”的 21 世纪版本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 20 世纪，

使资本主义退化为“食利者资本主义”。哈维在其最新著作中指出: “在某种程度上，

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屈从于商业资本主义和食利形式的资本主义。食利资本主义和商

业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越来越多地关于剥夺式占有和积累，而不是组织生产和在生产

中剥削活劳动。这就是我们已经步入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③

( 一) 食利主义的复兴

金融化体现了资本试图脱离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而实现增殖的趋势。

这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转变，即资本在生产领域之外开辟了许多新型

的收入来源，日益转化为食利资本，以利息、租金等形式直接获取利润。帕拉玛

基特·辛格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经济活动已经被生息资本的逻辑和规则所

把控，最终蜕变为投机资本，实体经济或商品生产领域中的实际资本积累已经成

为金融的从属物。④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的上述转变称为 “新榨取主义”，认为

“新榨取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是现有资本主义局限性和矛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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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①

需要指出的是，“食利”并非只是金融资本的专利，数字资本和自然资本也

可以采取同样的增殖方式。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于 2020 年出版了 《食利者资

本主义》一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彻底沦为食利者资本主义，今天的食利者

不只是金融家和地主，食利者也从自然资源、知识产权、数字平台、合约和基础

设施中榨取租金，“食利者资本主义是一个由租金和食利者支配的经济系统，这

个系统实质上是围绕产生这些租金并支撑这些食利者的资产建立起来的”。② 资

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在于具有驱动生产持续扩张的内部动力机

制。在剩余榨取方式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采用经济手段，前资本主义社会则

主要依靠政治、法律或直接的暴力手段。哈维尔·莫雷诺·扎卡里认为，当代资

本主义已经丧失了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食利主义的兴起意味着资本主义

独有的剩余榨取形式让位于法律和政治剥削形式，日益通过使用费和租约等方式

取得资本收益。③ 食利主义的兴起侵蚀了资本主义驱动技术进步的能力。以当前

最先进的创新体系———硅谷创新体系———为例，劳尔·德尔加多·怀斯和马特

奥·克罗萨·尼尔认为，硅谷创新体系已经转变为强大的专利生产机器，这一体

系使大型企业能够对大量知识工人的科技劳动进行控制，并通过购买或侵占专利

获利，从而促进了对一般智力所创造产品的私人占有和集中。④

( 二) 新圈地运动与经济租金

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需要经历一个原始积累过程，实现生产资料与劳

动力的分离，数字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确立也需要一场“圈地运动”，由数字资本

掌握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资料。罗德里戈·阿尔维斯·泰谢拉和托马斯·尼尔森·

罗塔提出了“知识商品”( knowledge-commodity) 和 “知识租金” ( knowledge-rent)

的概念，认为随着知识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知识租金在利润创造和再分配中发

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⑤ 知识商品包括私有化的创意、商品化的知识、专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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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信息和使用说明等。尽管知识商品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高技能劳动时间，

但几乎零成本就可以轻松复制使这种商品并不具有价值。知识商品并非一定数量

的价值，因而无法成为生息资本。泰谢拉和罗塔指出: “利润动机创造了对知识

产权、专利和著作权的需求，它们能带来持久或至少长久的超额利润。获取私有

化的知识就像租地一样，将其用于生产目的需要获得知识所有者的许可。使用者

支付给知识所有者的许可价格成为这种特殊技术和创意所创造的超额利润的来

源。我们所说的知识租金就是知识使用者付给知识生产者的租金———一种新型的

社会级差租金。”① 以一台拥有最新专利的机器为例，由于这台机器具有更高的

效率，将这台机器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家能够取得超额利润。与租种优等土地的

资本家一样，使用这台机器的资本家需要将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以知识租金的形式

支付给知识商品的所有者。地租的取得依赖于受法律保护的土地垄断，知识租金

则依赖于围绕专利和知识产权进行的 “新圈地运动”，后者是对劳动获取知识这

种生产资料的否定。泰谢拉和罗塔认为，即使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家都使用相同

的知识商品来提高生产力，从而使个别的超额利润和级差租金消失，但由于知识

产权保护法 的 存 在，知 识 商 品 生 产 者 仍 然 能 够 获 得 绝 对 知 识 租 金 ( absolute

knowledge rent) ，绝对知识租金是生产利润的一部分。

斯坦·哈里森考察了资本对数字经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互联网———所发

起的圈地运动。不同于泰谢拉和罗塔，哈里森认为资本在成功圈占数字公地

( digital common) 之后，复兴了一种封建农业剥削模式———建立数字分成制、收

取数字地租和榨取贡品。② 美国政府于 1995 年 4 月 30 日将互联网的控制权交给

资本 ( 放弃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 NSFnet) ，资本开始承担起互联网基础设施的

建设工作。从那时起，“脸书” ( Facebook) 等资本巨头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成了

数字地主，其账户持有者则转变为数字佃农。数字佃农生产出包含必要劳动和剩

余劳动的数字作物，数字地主通过分成、地租和贡品的形式榨取收入。约迪·迪

安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封建主义的特征，积累日益通过租金、债务和权

力来实现，增殖过程日益依赖监控、强迫和暴力，“我们需要考虑为什么我们不

再处于资本主义，而是更糟糕的新封建主义。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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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剥削关系，而是意味着征用、支配和强制等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方面已经变得

如此强大，以至于组织自由和平等的主体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对抗已经没有意义。

它意味着租金和债务在积累中的作用相当于甚至超过利润的作用，工作日益超过

工资关系”。① 在迪安看来，新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延

续，我们的生活和交流互动被转变为资本积累的来源。平台资本无法直接控制用

户的劳动过程，这使其采取了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剥削方式。

四、逻辑展开: 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支配一切的权力，“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

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

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② 随着资本规模、空间和权力逻辑的全面展开，资本

不仅彻底掌握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而且主导了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的一切

领域。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潭。

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积累受挫的情况下，资本开辟了更多的增殖空间。“资本不得

不尽其所能，将自然的各方面私有化、商品化、货币化和商业化。唯有如此，它

才能吸纳越来越多自然事物 ( 如今已延伸至人类的 DNA) ，使它们变成一种资本

( 这是资本的一种积累策略) 。……资本正加快它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随着资

本日趋盲目地以指数型增长的方式不断积累，资本的生态也日趋盲目地在我们的

生活世界中不断扩张。”③ 目前还难以判定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否已经达到极限，

但“世界许多地区已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圈占和私有化。此外，许多迹象显示，进

一步圈占公有资源、生命形态进一步商品化已遇到政治阻力”。④

( 一) 数字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意识形态建构

正如新自由主义通过构建市场、自由、私有、开放等话语为金融资本积累扫

清障碍，数字资本和自然资本也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或意识形态，意图为资本

积累扫清障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

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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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

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

属于这个阶级的。”① 卢卡奇提出了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包含教育机

器、家庭机器、宗教机器、政治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出版—发行机器和

文化机器。数字资本和自然资本势必会从这八个方面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

态。他指出: “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与掌握政权的那个 ( 或那些) 阶级的根本利益

相适合的。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政治，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 (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

态 =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它们的目标都是保障统治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剥

削的条件，首先是保障那种剥削得以在其中发生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为在我

们讨论的阶级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就是剥削关系。”②

我们经常听到的主流话语是数字经济为 “无摩擦经济”，能够带来民主、平

等和共享。个体沉溺于数字资本编织的谎言中，自诩为拥有特权的知识工作者，

行走在通往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剥削关系被完全遮蔽。“数字技术以其内嵌的

进步性塑造了新的话语方式，致使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劳动剥削、物化与异化

现象变得更加隐蔽。”③ 数字资本将劳动和 “玩”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掩盖了其

剥削行为，“劳动变得就像在‘玩’一样; 剥削和乐趣也因此变得不可分割。在

当今，‘玩’和劳动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 爱神已经完全纳入了压抑的现

实原则; ‘玩’已经被商品化; 没有被资本剥削的空间和自由的时间在当今几乎

是不存在的，它们是很难创建和为自己辩护的。当今，‘玩’是生产性的，是被

资本剥削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所有的玩乐，在当代条

件下成为并纳入资本的剥削之下”。④

关于环境保护的主流观点认为，环境保护依赖于引入市场机制并自觉利用金

融工具，“由于市场机制能够给人们带来经济激励，它或许其实是环境保护的最

佳方式”，“人们一定会从生态保护的行为中寻找到商机”， “在环境保护领域，

资产证券化已经被运用于提高能源效率”。⑤ 资本特别擅长将追逐利润的行为伪

装成为全体人类谋利。哈维认为，关于环境、人口和资源的观念并非中性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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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环境争论中使用的许多术语都无意识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的价值，“统治集团以难

以置信的热情试图包容、塑造、迷惑并搞混当代有关自然和环境的争论。……占统

治地位的权力系统能够提出并保护一种霸权话语，这是一套对资本积累来说充分

有效又合理的环境管理和资源配置的话语 (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依据那种话语创

建了政策、制度和物质实践) ”。① 资本在取得对生态话语的支配权后，就能 “以

自己的方式定义自然 ( 通常是货币化的，会借助成本效益分析) ，并试图以符合

资产阶级广泛利益的方式，处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②

数字资本和自然资本所构造的意识形态壁垒，阻碍了反抗资本斗争的开展。

随着中国大规模利用资本发展经济，与资本对应的意识形态必然会产生、发展并

侵蚀主流思想。对此，孟捷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意识形

态国家机器内部出现了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或真理体制并存的格局———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并存和相

互竞争，在奉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反映了两种

不同的经济权力之间的并存关系———一方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另一方

面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私人资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而言，问题不

在于用一种知识体系消灭另一种知识体系，而在于限制和诱导与资本权力相关联

的知识体系的生产，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确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领导权。”③

( 二) 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数字化

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金融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将家庭和

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导致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 “所谓日常生活金融化，

无非是金融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的一部分资本日益广泛地渗透到非物质生产领

域，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日常生活金融化体现了资本积累方面的

系统性转变。”④ 按照阿格妮丝·赫勒的定义，日常生活是社会再生产的领域，

“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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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集合”。① 因此，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本质上体现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

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构设定了个

体金融化转变的宏观必然性———在实际工资停滞、收入分配恶化、工作不稳定性

与金融风险增加的背景下，个体通过负债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必然的选

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塑则为个体的金融化转变提供了内在动力———新自

由主义使用债务、风险和政府干预等治理技术约束或规训个体行为，使他们的行

为符合金融化的预期; 同时通过政治与媒体话语、经济与金融知识、金融工具和

技术装置重塑了日常生活文化，引导了个体的日常实践。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和治理技术共同塑造了自我规训的金融化主体，推动了日常生活领域的全面金融

化。这个新的主体有以下特征: 它是一个理性的主体，是一个经济人; 它是一个

投资者主体，积极从事金融活动; 它是一个负责的个体，自己承担个人选择的一

切后果。②

数字资本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导致了日常生活的数字化。康翟认为日常生

活的数字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需求满足的数字化、休闲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和意

识形态建构的数字化。③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几乎将一切人类活动

都纳入数字资本的运行轨道，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超出了原有的时空界限。日常

生活的数字化也产生了新的主体性和新的治理形式，“数字技术的牧领权力通过

如下方式加强了这一点: 使个体相信他们在表现其自我时所做的选择是其自主所

为，并且他们做出的选择是对其个性化的表达。我们正在成为自愿且有能力自我

治理的主体”。④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资本形态演变、剩余榨取机制转变和资本扩张逻辑的全面展开三个方

面系统梳理了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运动的新理论，总结了 21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

家资本运动的新特点。资本运动和资本积累始终遵循规模、空间和权力这三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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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资本积累的 “技术结构”与 “社会结构”

具有不同形态，使得资本运动呈现出不同特点。① 21 世纪以来，在过度积累危机

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运动借助数字技术和金融化手段实现了

空前规模的积累，开辟出更多增殖空间，并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毫无疑问，随

着数字技术、金融工具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运动也必将

出现新的变化，准确把握其变化趋势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

认识。

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来说，21 世纪西方发达国家资

本运动的最新变化能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正确认识各类资本形态。对各种资本形态的分析表明，西方主流思想

总会设法给资本披上神圣的光环，比如鼓吹数字资本能带来平等、自由和解放，

自然资本是应对生态危机的不二法门，等等。一旦褪去这些光环，资本就只剩下

赤裸裸的剥削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不是洪水猛兽，不能唯恐避之不及，

任何资本形态的产生都是社会经济演变的产物，都会在特定历史阶段起到一定的

进步作用; 资本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任何社会问题交给资本就能完

美解决，相反，资本主义大部分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加剧都与资本密不可分。作为

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潜能，从而发挥“伟大的文明作

用”。但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资本进步作用的发挥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的

限制。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与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实质上

反映了物质财富生产与价值财富生产之间的关系。只有从物质财富生产的角度

看，各种非劳动要素才会发生作用; 但在价值财富生产问题上，只有劳动是价值

唯一的实体和来源，其他的只是条件。②

第二，发挥市场和政府的调节作用。资本为了攫取剩余价值，会无视一切法

律、道德和环境的限制，因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

律”。③ 资本无限度地追逐剩余劳动，使工作日突破了工人的身体极限和道德极

限，使得资本的积累总是与工人贫困的积累相伴。同时，资本的扩张是一个创造

性毁灭的过程。从微观来看，单个资本的扩张经受了市场的考验，无疑是合乎理

性的。但从宏观来看，在缺乏有效引导和规范的情况下，无数个体资本的扩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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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往往会导致无序和混乱，即出现“市场失灵”。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

制，健全市场体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营造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从而充分发挥

市场的调节作用。同时，必须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

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资本有序发展。

第三，发挥社会价值规范的引领作用。随着资本逻辑全面展开，资本会主导

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导致市场和政府 “双重失灵”。因此，遏制

资本无序扩张，仅凭市场力量和政府调节是不够的，还应将社会构筑成抵挡资本

侵蚀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发挥社会价值规范的引领作用，以弥

补市场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局限，“基于价值或正义的社会调节除了可以在狭义的

社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也能够在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场所发挥作用，从而更

好地约束资本的无序扩张。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成功的市场经济是将资本

力量与道德力量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① 此外，还应规范和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完善和重塑社会价值规范与社会团结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节作

用，将其打造为抵抗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在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扩张的坚强堡垒。

第四，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功驾驭资本。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本质上

是为资本服务的，承担了为私人资本积累扫清障碍的使命，因此不可能成功驾驭

资本。资本主义无法抑制各类资本的无序扩张，也不可能阻碍资本通过各种方式

榨取利润，更不会放弃资本支配一切的权力。数字经济、环境治理和金融部门构

成了不同的投资领域，任何资本都可自由进入，但资本的进入不是为了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或解决生态危机等社会问题，而是为了攫取最大利润。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必然存在各种资本形态，但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

公有制为基础，主导资本形态为公有资本。公有资本消除了剥削性阶级关系，建

立了平等的劳动关系。同时，公有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成为国家调控

经济和贯彻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力杠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资本不可能掌

握国民经济的命脉，更不能主导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只能以平等的市场主体地

位参与竞争，并接受国家的有效监督和社会的价值规范。因此，只有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才能成功驾驭资本，既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控制

其消极作用。

( 责任编辑: 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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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 by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y have insisted on“old game schedule”and have
transplanted wrongly the protectionist，isolationist，hegemonic，group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frontation strategy tools employed in the traditional era of globalization to the era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China’s plan for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will bring a turning point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global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cope with global digital
challenges． China has been devoted to promoting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implement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concerning digital
agendas． China will take digital globaliza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digital globalization，momentou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western path，China’s solutions

The Governance of Capital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Implications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Zhang Xiaojing Wang Qing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has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capital governance ideas
and practices． By surve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 thought，we find
that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not only formed a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capital early on，but also forme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private capital
and government capit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ideas． Ｒecogniz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s caused by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the ancient
Chinese government explored a set of governance measures that encompassed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social capital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current efforts to gui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capital，capital governance，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y，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Hu Leming Li Lianbo

Abstract: As global capitalism enters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apital movement of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present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form，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roduced a new capital form，namely，digital capital，and digital capital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dominant capital form in the st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ecological crisis， natural capital has been vigorously
advocated． Financial capital quickly recovere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wa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digit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rplus
extraction mechanism，capital is increasingly separated from the creation of value and
surplus value and transformed into rentier capital，profiting through interest，rent，and
other means． Finally， with the adv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ization，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in full swing， dominating
everything from everyday life to ideology． The new changes in the capital movement i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can give us the following inspirations: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we should give
play to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we should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social value norms，and we should realize that only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n successfully control capital．
Keywords: capital movement，capital form，residual extraction，ideology，everyda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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